
 1

菩薩願力 
宏智居士講述 

弟子妙化整理 

菩薩是願力所生。原始佛教，羅漢修清淨法，

不太承認菩薩法。菩薩是羅漢到佛的位置，再轉

折，有佛的願力，稱為菩薩。菩薩沒有辦法直接

成佛，因為過去的因未圓，不能像釋迦牟尼佛，

因過去的願力、忍辱，現世成佛。觀世音菩薩過

去為「正法明如來」，在這個娑婆世界，沒有正法

明如來，是他方國的佛，不是在這個賢劫。觀世

音菩薩在他方世界已經成佛，到賢劫助釋迦牟尼

佛成道，宣揚佛的一切智慧。文殊菩薩也是如此，

普賢、大勢至菩薩也都是如此。佛宣說的彌陀，

與他自己成佛，是賢劫最主要的兩尊佛，所以一

般不是唸阿彌陀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這兩尊佛

為最初宣說出來，後來再宣說其他的佛，並沒有

具足的佛名、佛位，所以一般只記得阿彌陀佛與

釋迦牟尼佛，後來的毘蘆遮那佛，或其他的不空

成就佛等五方佛，是方便權實說佛存在於這個娑

婆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。這幾個菩薩是這兩尊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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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眷屬。其他菩薩可以是虛擬的，未來如果有一

個佛成就了，就有實菩薩。所以在這個賢劫，只

知道這兩尊佛旁邊的眷屬：大勢至、文殊、觀音、

普賢菩薩。 

修菩薩道必須了解這些，既是修菩薩道，是

修什麼菩薩，菩薩的本必須了解，「菩薩」是「菩

提薩埵」，就是「覺有情」的意思，文殊菩薩：曼

殊師利，就是文殊智慧的覺有情；觀音菩薩是慈

悲的覺有情；大勢至菩薩是大力量的覺有情。從

眾生成就到「覺」的羅漢，從羅漢覺一個「淨」，

到成就「覺」。「淨」就是「離」，「羅漢」就是能

捨、能殺賊，就是能殺不好的意念。所以羅漢就

叫殺賊，菩薩是「覺」。殺賊是殺一切分別善惡的

心。菩薩有大能，沒有賊可殺，只有無明可覺。

因為賊也是從無明來，無明是因為沒有般若，才

造就出賊、或凡、或聖等不同因緣。辟支、聲聞

都是因為不覺，才成為辟支、聲聞。 

菩薩的緣起就是覺空之義，「覺空」就是有。

既覺空之前，就已經是「有」。有什麼？有物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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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之物，有心中之物，心中外之物，這些都是有。

「空」雖然是心中外之物，不見外物見內物，就

是「覺」，就是般若。雖有外物，但是不覺外，覺

內的物，就離了。離開外物，覺醒內的物。覺醒

內的物不就剩下「名」嗎？「名」為已知或電子，

電子是實際可以摸得到的。不去見這個物，執這

個物，所以有內的名，有「名」還是會執，所以

再離，也就是再證見這個「名」，就是般若。凡夫

不能離是因為已經有執著，就是所謂的染污，所

以不能離。不但不能離，會執物，當然不究竟，

一定苦惱、執縛。菩薩「雖有而無」，就是能正見，

正見物，見內的物名，再從明心，明「名字」的

緣起，就是「心」。「心」非物，但不是絶然離物，

所以已經不是物也不是「非物」，剩下什麼？就是

覺。「覺」必然有「相」才能覺，全部都沒有相要

覺什麼？修菩薩道不是從清淨比丘意開始，先在

般若緣起上明白，才不會落二邊。落二邊就不名

為菩薩，不是真修菩薩，只是假借菩薩的光、名，

行凡夫的心。 

「離」與「斷」不同，當不能承擔的時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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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斷，其實是不對的。真能離，是「雖有而無」，

「斷」是一刀兩斷，從此永不相見，老死不相往

來。既已有的，不能斷，用轉、用化。「垢」從何

生？垢也是從執生，能離垢即是淨。一念明與不

明，就在這裡。「明」就能正合，不明，只是假合。

修行為什麼要離？不離「我」，絕對不可能超越，

不可能見到原點。既學菩薩沒有男女相、老少相，

只有因緣俱不俱足。不俱足因緣，學菩薩道也只

能在名與物上起起落落。如果沒有成佛的心願，

菩薩還是菩薩，永遠不可能知佛。有些菩薩要成

佛，有些不成佛，只要成就菩薩願。不是永遠不

成佛，是未行滿願，誓不成佛，沒有執著要成佛。

但有些願力是經過這樣，將來必要成佛，不是所

有菩薩都不成佛。 

「三世一如」就是般若，三世能一如，就是

常在法性當中。「三世一如」只是一個譬喻的名

詞，也是一種當下的智慧。「過去世」在現世前進，

「未來」可以成就，現世可以前進，這樣才是三

世一如。學菩薩道是出家「心」，不是出家人，出

家人也是人，在家人也是人，學菩薩道是出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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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。「出家心」含世間，出家人是離開「人」的家。

如果修行人不明出家的心，永遠都是在家人。在

家人就有大小心、大小物、大小煩惱。如果沒有

出家心，菩薩也只是假借的名詞。所以學菩薩道

重「發心」，還沒有發心沒有關係，但未來必將發

菩薩願心，但不是發「我一定要成就，一定要學

菩薩道、一定要修行」，這是發誓願，不是發菩提

心。菩提心愈大，緣起的量愈高。有些菩薩的

「願」，今生今世，下生下世都沒辦法成就，照發。

發願不會沒有智慧亂發，如把一切的地球爆掉，

菩薩不會有這願。「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都能入法

性」，這就是很大的願。如果發「願木柵所有的人

都能成就」，太小了。但從緣起，「願」是可以不

斷地發的，不怕小，就怕不發。即使發了小願，

也可以再發。所以不怕願小，就怕沒願。沒有願

就會在自性苦惱當中追逐。最好別人都對你有

願，這樣大家都會注意你，你不要對他人有願，

這樣才可以得解脫，去哪裡沒人管，這種願是「背

光和塵」。是修行人合眾生的願，不是眾生合修行

人的願，如此修行，才能真正明菩薩的智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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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薩本身是空名（空的假名），雖是假名，但

是緣起的願，因地而發。現在有這個色身、這樣

的心識，就是菩薩的因地。如果沒有色身，很難

發願，也很難入菩薩緣起。具足因緣的時候，不

要否定這個緣起，不要用不具足的心，否定現在

已具足的。雖已具足，但也不要拿果位來比。「大

家都歡天喜地，為什麼只有我這個菩薩這麼痛

苦？」這是自己的心住在一個念上，所以不足。

既不足，哪裡能有願？即使有願，也會變異。「之

前發的願太大了，把它擦掉」。既已對善知識或對

著佛發願，沒有擦掉的道理。只要心想要擦掉，

已經犯菩薩戒、佛戒，雖然佛沒有在場，真實的

菩薩沒有在場，不是沒有，只是行者見不到而已。

即使不小心，發錯了願，但至少發願的時候是真

心，可以再發更大的願，不是重發。願不能更換，

只能再發願而不是重發願。 

「願」是一種見不到的智慧光明，不是世俗

的共同業力，共同的業力可以擦掉，世俗有共相、

共物，不共相、不共物，就產生不了律法。既產

生不了律法，就沒有辦法具足。即使具足，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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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成不具足。世俗沒有真理、真心可言。出世法

也談不上什麼真心，有願心才是真正的「真心」。

不要在世間講真，應該在出世的心講真，這樣才

不會流於物。因為出世法沒有對應，沒有物可取，

只有心可成。世俗很難承諾，例如「我精神上永

遠支持你」，事後問他「你不是精神上永遠支持我

嗎？」，「對，可是我現在精神不濟」。沒有真心，

永遠有理由。發願都不能講理由，只能講願，沒

有做到沒有關係，再做，不死不休，死了才能休。

其實是死都還不能休，菩薩已經離開生死，所以

生死都不休，那這種願怎麼會不達成？怎麼不會

有真心？ 

所以不要在世俗上執著，可以在出世上稍為

正執，那不是執著，出世沒有執著，只有正確的

執持。能「執」不會有「著」，有「著」就有一法

可得，一法有「實在法」，才能著。沒有一法是實

在的，怎麼著？「執持」就是信受奉行，也就是

「正執」。能正執當然必須有善知識可以依止，所

以一定要有正法因緣才能正執，沒有正法因緣，

不可能正執。菩薩法的因緣不可思議，不是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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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願、沒有修行的人可以了解，一般人不能知。

除了大阿羅漢，快要得無生忍，連「羅漢」都是

「名」，才可能知菩薩法，真的羅漢沒有辦法信受

菩薩法。 

「相」必須有「心」，「心」要有「慧」，心很

抽象，所以要有因地的「慧」。行者必須知因地修

什麼菩薩，菩薩從初地到十地，只要聽聞菩薩法，

都應該有「初歡喜地」。初歡喜地必須有一個限

量，曾經鼻息停過（息住），就是曾經在入定的時

候，沒有呼吸。怎麼知道入定的時候有沒有呼吸？

當出定的時後要吸一口很大的氣，差一點吸不到

氣，就是息住，就有初歡喜地的限量。如果沒有

停息，可能有「離垢地」，按生理條件，必須脈停

過，也可能沒有脈停過，但是具離垢地的限量，

有方便實際的法力，能明因。所以雖然沒有實際

的脈停，但是能離垢。「離垢」是菩薩能見垢因，

見緣起，所以因地具有離垢地的限量（不是果

地）。 

「心正」，語就能正，行為漸漸正。心還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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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正，語言不能正。語道不出什麼法，心也不

可能知什麼法。可能聞過，道不出，即使道出，

也不明，相對一樣不正心。這不是要誰來見證，

在共法裡自然見證。有正心求正法，才能求師印

證，物與心融合產生正知、正見。要不然都不是

正知見。求師印證的時候已經有願心，心是大的。

學法要能知本心，雖然還不到本，但是要相續入

法，才能慢慢知本、正見本。沒有入定，不要一

直太自我要求，愈想愈不能入定，愈不會有智慧。

智慧不是說有就有，必須要入心。有時候自己入

定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自己有智慧自己也還不知

道。等到有因緣的時候，才知道已經有少許智慧。

當知道有少許智慧，就不會誇嘴，會自動閉嘴，

該開口的時候才會開口，不覺得要開口的時候自

動閉嘴。 

菩薩要知其因，眾生覺得不好，未必不好，

眾生覺得好的，也不見得一定是好的。應依眾生

共同的利益，不是行者一個人可以獨裁。菩薩是

轉世的智者，不是轉世輪王，所以不能拿起指揮

棒來指揮，只能拿智慧棒去調御，不是指揮。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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揮不了人，可是可以調御人心。所以行者自然有

莊嚴心、莊嚴相，一般世俗人不太講莊嚴，如果

某影星長得很莊嚴就不用演戲了，世俗不太有莊

嚴的名，更不會有莊嚴的心。名雖然不重要，但

它是「心」的緣起。 

有智慧、莊嚴以後，才有平等。心有願，就

必須有承受，在平等法上，就是沒有實在的一種

念，但不是沒有實在的一種法，因為有實在的相，

就有實在的規矩、軌則、戒法。佛畢竟是慈悲的，

菩薩也是慈悲的，只要合於眾，不會太要求，不

合眾必然需要要求。自心需要先問，不問他、先

問自。既是受法、聞法，一定有自性法。自性能

受，自性才能產生空有不二，才能調御「性」。在

不太能順暢的時候，可以調御。順暢的時候，更

能化他、助他、增上。有餘，就能化他。無欠缺，

能增長、增上，這是最緣起、最根本的，一點都

不難。難就難在自勝，自己不能勝任自己，老是

他勝，老是用一個實在的法則控制自己或壓抑自

己，都不是智慧法。師只能制約弟子的心，教授

心的根本，稍有一些身行的建議或調御，即使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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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、或想，也都只是建議，不是絕對必然的。明

白這個，才能進入時間。 

命令是必然存在於空間裡面，實在的東西都

是在空間裡，既然有空間，就有「名相」、「別相」，

有個別相必然有分別。在時間裡面，雖然不離開

世間的空間，但不會硬生生地分別，執取現世因

緣，因緣過了（即時間是沒有恆定的），就是小段

圓滿。還沒有大圓滿，所以還是在行進，所以「過

了」不是百了或了了，永遠不會「了」，願未成，

還未到果，所以永遠不會了。小段「了」就是不

在分段生死（這一生）裡面。從粗相的生、老、

病、痛，沒有辦法超越神鬼，眾仙、眾神、眾鬼

都在分段生死。在變異生死中沒有神鬼，只有識，

一切未了識，不能就心。所以萬法唯識，「識」生

各種相，鬼有鬼相、鬼識，神有神識，仙有仙的

意識。識別不同，幻化性也就不同，幻化因也不

同，當然「趣」向不同，「趣」就是六道輪迴的眾

生。 

法性是空，有願心才能化，有慈悲心才能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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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一切的緣起，「化生」是「轉化而生」，「化」是

以智慧轉化，不是神通變化，要能知本才能明一

切的相，不管是具體顯教的義理與密法具體的佛

相，都是從因地眾生的心識能力而幻化出來的。

密法在印度、西藏、中國，因為中國的義理較強，

所以不需要觀想具體的佛相。西藏、印度沒有高

度的義理文明、倫理文明，所以需要用具體的圖

相來告知。「密」是具相的，「顯」是抽象的。什

麼是抽象的？要是不明白抽象，就只是部分，說

不清楚。真正的抽象是明白的，一下子沒有辦法

道出的。學法的人當然知道，五官是從心出，是

具相的，沒有法的相應，見不到心念、執著念，

五官就變得很抽象。 

佛會變魔，一定是假佛，修到辟支佛，起薩

迦見，才會變魔。如果依菩薩位修，不會入魔。

只有不是菩薩，外辟一支、自己假認、因緣而覺、

不靠善知識而覺的辟支佛才會入魔。這都是獨影

境、帶質境、薩迦見才會變成辟支佛。辟支佛不

是佛，是二乘：聲聞、緣覺。「緣覺」不是「圓滿

而覺」，是自緣而覺，自言其說。辟支佛就是羅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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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上，自認為有智慧，如看到山上有煙，就認為

山上有火的都是辟支佛，因上見果，果上見因。

辟支佛是在識上自證證分，自己自證，不經由他，

也不經由眾（就是諸佛菩薩）的印證，不是證自

證分。「自證分」是信受之後，認為理是清，沒有

再自證，「證自」是「從他」才能證，這是唯識的

因明，一般人可能不是很了解，到了薩迦見、辟

支佛見不知道。人無我、法無我、人空、我空、

法不空就是二乘。 

大乘是菩薩，二乘是聲聞、緣覺、羅漢、辟

支佛。既已在菩薩道上，不應有辟支佛的現象、

觀念，但在過程上會有這些念頭。這些念頭不應

有，常在法性，不會流於辟支的因緣。會有這些

念頭都是「自」，因自執法有之身 。「薩迦見」就

是身執。在法上執身，再執這個見，稱為見執法。

薩迦見就是「見執法」。阿惟越致菩薩就是六地「因

上菩薩」，阿惟越致就是不退轉菩薩，心已經不退

轉，不退轉之後，能應眾生，所以手巧，心識細，

自然有工巧能力。即使過去沒有學過，一見就會，

有些天才不是真天才，是過去有這個因，所以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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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地投入、喜悅，一直不斷地練習，就會了。

但是必須俱足法性之後，才能稱為阿惟越致菩

薩，一般人不能稱這個名，只能說是過去的福報。 

修行菩薩是從智慧的因緣，不是從原始佛教

比丘清淨因緣：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。菩薩

超越有為、無為，在智慧上。智慧好像也是「此

有故彼有」、「此滅故彼滅」，這是在因緣，共三界

眾生、六道般若，不是僅只在原始清淨上「此有

故彼有」的緣起法。小乘雖然含有菩薩智慧因，

但不具備大乘。所以在阿含經，對於色法也有提

到空：見「色」，不見色是我，而見色是我「所」。

不見色是我所，只見色「在我」。不見色在我，而

見「我在」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此。 

這「四相」要破斥，「不見色是我」就是不在

身執上，因為我已經存在，已被生下來，所以色

是我所，「我所」已經接近意識，「所」也不見，

因為「我在」這個因緣裡，媽媽生我，「我在」在

這個因緣裡，是必然的，「我在」也破斥了。 

從緣起破這四相，才到菩薩的四斷，金剛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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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四句偈，就是這四相，禪宗公案的「離四相，

絕百非，試道一句來」，就是離這四句，與我道一

句法性來。沒有智慧，絕對說不出來，可能連「四

相」都不知道，也可能錯把金剛經的四句偈：「一

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

觀」，當成四相，那是四句偈，不是「四相」，四

相是指人、我、眾生、壽者。小四相就是前面提

到的：色、所、我在、在我。 

還不能正之前，要共合，不能執，一執就會

離心，不會向心，孤鳥慢飛，大家一起飛，就可

以很快飛，偏要孤鳥獨飛，不知自己的能力、因

緣。菩薩要明因，知果，不是果報。「明因、知果」，

果不生，既不生果，就不會執著果報。能空才能

廣化，不空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塞住了，不

能廣化。念頭甚深不可思議，不能了知眾生的無

明緣起，怎麼也證不了，真不了。「真」沒有辦法

用言語說，只能譬喻說、因緣說、方便說、不得

已說說。因為「不得已」、「方便」，它還是有方便

究竟說。所以不是都「對」不到，還沒有願力，

怎麼對也對不到。有願力，比較能對到「真心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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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來學法只能有一個心，修行要交心，但自

己又多了一個小塊心—就是「我執」。隨著法因緣

去思維、觀察，不停留，只能「受」之後相續，

不要有想或見的後續，這樣才能真正「相應」。講

者就是聽者，講者認真聽，聽者就是說者。說者

因為細心聽一切無明的心聲，所以能說。聽者就

是要說，也就是表露自己的無明、蔭界處，這樣

才是說者，「說」才能成長。觀想或念佛，也都是

一種說，無明念起不駐足，念念遷流，才能明白

過去無明不是究竟，執著自身不能聽。菩薩要善

諦聽。念頭不正，隨物遷，就是賊。 

內心有法性莊嚴，才不會流於慢心，「慢心」

就是不正見，內沒有莊嚴心，外不會有莊嚴相。

智慧海是心，智慧不等於「心」，智慧是因，「海」

是果，是譬喻三千大千世界，華藏海是整個虛空，

三千大千世界的虛空，稱為海，不是像海水的海。

「華藏」，「華」就是「法」，「藏」就是「因」、「識」，

「華藏」就是「法藏」，「華藏海」就是「智慧海」，

就是華藏世界。一般說，華藏海有一大朵蓮花拖

著，是一個虛擬的因，這是密因才如此說，顯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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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說這個，為了不落入圖騰相，所以不說。密

法是進入圖像，了解圖像。但圖像不是本，是緣、

指引、過程。 

菩薩沒有究竟、不究竟，在轉化無明的時候，

以究竟與不究竟來勉勵自己，或為了良善的化

他，「你這樣究竟嗎？」。這是對話，對話只是緣

起，方便究竟都是在「緣」、「過程」上。知一個

因，一切的緣都是究竟，都不是究竟。學菩薩道

是隨著因緣，盡形壽、盡未來際，就是願力，不

問能不能做到。心地不能說有，也不能說無，不

落二邊。隨正法因緣，說有說無都是落二邊，都

是錯。只有不斷明因，行菩提行，合菩薩法，沒

有「我」字，都在智慧的假語句，都是聞聲、句

聲、語聲，就是以這個聞，聞就是意思，再由這

個語句，叫句聲，沒有特別定位我、你、他，方

便說眾生的他，自是我，對立是你，才不會被一

切因緣轉。三性：依他起性、遍計執性、圓成實

性就是你、我、他。依他起性是「你」，遍計執性

是「他」，圓成實性是「我」，轉這三性到「轉識

成智」，成為智慧：成所作智、妙觀察智、大圓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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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智。不懂的時候，都是烏鴉學語而已。 

 

 

 

      


